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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四年 A班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四年級。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媽祖 

徵文首獎、靜宜文學獎、奇幻文學獎。 

------------------------------------------------------------------------------------------------ 
 
〈廁所裡的〉 
 
 高中時，班上總有人喜歡謠傳學校某些地方有什麼不尋常的東西存在。說

操場以前是大型墳場、哪邊曾經死過人，或獨自在傍晚後去廁所可能會撞鬼，

有些是真的發生過，但大部分都是假的。 
高中生的校園生活即使再怎麼有趣，也只是用一天三分之一的時間，把自

己關在算不上大的校園方框中。學生們只能摩擦無趣的紙張與書本，試著用銳

利的邊角刮出一些細碎火花把玩。 
 這些鬼故事般的謠傳就是其中一些。 
 大家說歸說，多半也當玩笑帶過，畢竟下午五點一到，也就各自背起書包

回家，誰還在意什麼半假不真的墳場與死人。但唯有廁所成了例外。 
 學校廁所是一個即使每天有人負責打掃，仍能在打開門的那一剎那，看見

各種不應該散落在地上的，磁磚總是溼答答、數不清的大小腳印貼在上頭，又

因為坐落於走廊盡頭，陽光難以透進的緣故，即使是下午時段，仍讓整間廁所

映著一層陰灰色。 
 一個人在這樣潮濕陰暗的地方，不免覺得附近好像有些什麼，這時那幾則

無謂的謠傳悄悄從舊記憶裡爬出，心裡原本微弱的否定，似乎也都被一點一點

吞掉。 
 其實沒有人能說清楚廁所裡的鬼到底長什麼樣子、為什麼在那裡，但大家

多半會下意識認同那些看不見的地方可能藏著什麼，再自動為其填補上自己所

能想像最可怕的那種模樣。 
 因此女高中生們常結伴上廁所（男高中生們不會，比起謠傳的鬼，他們更

怕結伴去廁所讓自己成為其中一種謠傳。），好像多一個人在，廁所裡就什麼也

不會有。 
 我從沒被誰找過一起去上廁所。不是因為排擠或霸凌，相反的，因為當了

國文課小老師，我幾乎和全班同學都是在路上碰到會打招呼的關係，但就也僅

只於此。 
 一個對彩妝、服飾和偶像毫無興趣的女高中生，幾乎很難和同齡的女孩打

成一片。 
當班上女同學們在討論最新一季的衣服與彩妝、哪個偶像最近要來台灣開

演唱會時，我總會看見光從她們熱絡的肢體與五官散出，而光群聚在一起，就

成了一片令人難以靠近的白。 



偶爾那些白光打到身上，我便看見自己其他部分顯出極深的陰影。 
而身為這樣的我在班上極少數談得來的友人 W，則是個不畏懼那些謠傳的

女孩。俐落的短髮、俐落的黑框眼鏡，散在學生間的各種謠傳，大概也被她俐

落的切割後，棄置在腦袋最角落。 
 因此我總是自己去廁所，偶爾我會想起那些同學們說可能藏在廁所裡的東

西。然後盯著廁間裡那些堆積到垃圾桶外、皺巴巴的衛生紙團，一旁緊鄰的蹲

式馬桶，前端圓弧處圈著一層積累多年的黃垢，門板與牆壁則染著幾條不知名

的棕黑色痕跡。 
 如果真有鬼的話，才不會想窩在這裡呢。我想。真有鬼的話，一定也是在

圖書館的廁所。 
 圖書館在離教學大樓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整棟大樓用的是沉穩的灰黑白色

系磚牆，搭乘電梯到四樓，廁所在一出去的左手邊。 
 平常不會有太多學生到圖書館來，更遑論借書。老師總叮囑我們：「要考試

了，別看課外書。」，圖書館彷彿成為一個突兀的存在。尤其到了高三時期，升

學考重重壓在所有人的背脊，圖書館對高三學生的用處，就剩下位於三樓的自

習室。 
 學校會在三年級上學期開始，開放自習室給高三學生申請使用，平時一整

天八堂課外加一堂課後輔導，五點下課後到六點前，用一個小時的時間讓有申

請的人到校園外吃飯。六點一到，自習室門一關，教官銳利的眼神掃過每個

人，提醒大家是自願走進這裡，就要接受管教好好自習。 
 第一次參加晚自習的時候，我與 W 並肩走出校門，一樣揹著書包，但接下

來要前往的是不同的目的地。 
 身為家裡的獨生女，W 被嚴格限制活動範圍，下了課只准回家，若假日想

與同學出門也得申請個老半天。父母好比教官，她自然也毋須特地申請晚自習

留在學校，只為被他人督促學習。 
 送 W 到學校對面的公車站後，我便獨自往車站後方的巷子走去，一般吃晚

餐的學生都會往那裡走。巷子裡混雜著小吃店與一般住宅，一側的綠樹枝枒攀

過圍牆，被傍晚的風騷出細碎聲響。 
 象徵性的在巷弄繞了一圈後回到車站，這時的 W 通常已經搭上回家的公

車，我會過了馬路後，走進學校旁的便利商店。 
 參加晚自習最令我困窘的，就是得在外面吃飯這件事。 
 遠遠看到店家時，我會在心裡告訴自己，走進去、找個位置坐下來、然後

點餐。但真正經過時，卻還是單純的走過了店門。偶爾瞥到店裡，許多參加晚

自習的學生三三兩兩占據了整家店，他們熱絡的交談，伴隨著用餐時餐具敲碰

碗盤的聲響。 
 我總忍不住覺得若是踏進店裡，所有人都會在瞬間集中著視線看我，那些

令他們大笑的談話主題也會全變成我。我會想著他們可能談論自己的內容，可

能是關於外表、進食的模樣，或更多我想不到可以被拿來談笑的地方。像是從



很久以前開始，走在路上不經意聽到他人耳語嘻笑的主題是自己時，才知道原

來來自陌生人的惡意，也能以強韌的力道傷人。 
 而且那些傷痕會一直跟著，在隨後的日子裡反覆復發與疼痛。 
 我會一面告訴自己「沒有人在意妳。」，一面前進，卻仍然在每個預計轉彎

的地方，被所有發疼的傷口強制轉向，最終奔逃似的進到便利商店裡。 
 拿起便於手持食用的飯捲，看了一眼後方擠滿同校學生的用餐區後走向收

銀台，等待店員加熱完畢再將飯捲收進書包，我走出便利商店，經過已經沒有

教官站點的校門回到學校。 
 踩過地上鐵捲門的細長金屬軌道，這種恣意進出校門的過程總讓我產生小

小的新鮮感，平時只要在踏進校門的那刻，不到放學時間就絕對出不去，有些

人還會偷偷摸摸在午休時間叫外送訂飲料，冒著被教官抓到的風險，也想跟牆

外的世界有所連結。 
 校園內所有教室都已經上了鎖，沒有死角與無人經過的角落，證明這是一

個安全無虞的教育場所。我會一手拉著斜背書包位於胸前的帶子，一手摸著包

包右側印有「高中」兩個字的位置，那裡躺著加熱後的飯捲，暖暖的、有些燙

手。 
 太陽開始緩緩從天空退下去後，圖書大樓每層的黃光會像噴發般的從窗外

溢出，在幾乎要完全暗下來的夜裡，像一大塊流著金黃色蜜的發霉吐司。 
 往發霉吐司裡走去，我坐上電梯，樓層顯示經過屬於自習室的三樓後，停

在有圖書館的四樓。圖書館早已關門，唯一的光是從廁所散出的日光燈。 
此刻，這裡是整座學校中真正無人的地方。 
一進廁所，會看見右手邊整排粉色門扉的隔間，前方是洗手台與大面的鏡

子。與教學大樓廁所裡佈滿水漬的鏡面不同，圖書館廁所的玻璃鏡面沒有一絲

髒污，跟同樣白潔、沒有任何灰黑腳印的磁磚地，互相在自己身上倒映出對方

的模樣。 
隨意打開一間廁所門，裡頭的地板與坐式馬桶，和門外呈現同樣乾淨到近

乎無垢的程度，因為少被人使用的關係，垃圾桶裡也只掛著一個空蕩蕩的垃圾

袋。 
把書包放在水箱上後，我會從包包內側翻出還殘有餘溫的飯捲，坐在馬桶

蓋上開始進食。 
這是屬於我的，安靜又乾淨的晚餐時間。 
圖書館廁所和教學大樓的差不多大，坐下之後膝蓋與門板隔著不到十公分

的距離，背後另一個不到十公分處便是水箱，這種被前後包夾的感覺總令人感

到心安。 
撕開包裝，食物油膩的味道散在空氣中，一口口咬著，混著充斥在鼻腔裡

的漂白水味。頭上傳來抽風機的平穩運轉聲，廁間略冷的溫度勾起手臂上一根

根汗毛。 
偶爾 W 會在這時候用手機傳訊息來問我吃了什麼，我總是很快的回覆她：



「就隨便吃點什麼。」。而我從不反問 W，因為她沒有選擇，一律是家裡熱騰

騰的飯菜。 
短暫交談幾句，W 就會和我道別消失在網路世界，因為她們家晚自習的時

間總開始的早。 
吞下最後一口飯捲後，我習慣把包裝的袋子一再對折、捏成很小很小的正

方形，揉進店員給我用來預防燙手的衛生紙裡，成為垃圾桶中唯一的垃圾。 
手機上的時間顯示逼近六點，讓我不免想起關於傍晚後廁所的謠言。但如

果廁所裡真的有鬼，那絕對是在這裡，而不是教學大樓的。 
有這種乾淨美觀的地方可以選，有哪個鬼還會甘願蝸居在教學大樓髒亂的

廁所，身前身後都緊貼著屎尿與隨意棄置的衛生紙，只為了嚇嚇偶爾獨自前去

上廁所的學生為樂？ 
我就這樣私自認定了起來。但一直到高三最後一次晚自習結束前，我連一

次也沒遇過鬼。 
而其中其實也有幾次，到了四樓圖書館時發現廁所的電源已經被切斷，這

時我會轉向一旁的樓梯，拐進三樓自習室旁的廁所──這是僅剩的另一個選

擇。 
一樣乾淨明亮、充斥著漂白水氣味與抽風機的聲響，只是偶爾多了一兩個

人在門外走動交談的聲音。 
她們或許剛才正在學校外某間店裡吃了晚餐，可能是我打算走入卻臨時卻

步了的那間，她們說不定也總是結伴上廁所，只因為聽過廁所裡有鬼的傳說，

特別是晚自習的時間正好在傍晚後，但她們大概不真的相信鬼會出現在圖書館

的廁所。 
畢竟令人厭惡的東西總容易被一起歸類，像髒亂、陰暗，跟鬼。把它們放

在一起塞到最角落的角落，就像不存在般。美好的地方不會出現調性不相符的

事物，只有逼不得已靠近時，記憶才會再次被喚醒。 
如果能成為一個明亮的人，是否就能治好所有傷？就能在下一次晚自習前

的晚餐時間，毫無阻礙踏進店裡，融入那些人當中？我總盯著頭頂白亮到刺眼

的日光燈，這樣在心中問著。 
結果只是發現，自己從來就沒能弄明白如何成為那樣的人。 
只能按下馬桶上的沖水鍵，一再把問題轉進嘩啦啦的漩渦，然後假裝自己

也是另一個剛上完廁所，準備參加晚自習的學生，一邊這樣想著，一邊揹起書

包打開廁所門。而每當這種時候，我總是有股衝動想告訴站在門外閒聊的女生

們，其實學校廁所裡真的有鬼，圖書館的廁所裡就有。 
其實我就是廁所裡的鬼。 


